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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际关系还好，没有死对头，老有所慰。
惟有一个死对头是自家，老有余怼。

青壮年时我处逆境，滋生了逆反心理。幸亏
我爱读书，懂得了自省自律，所以我不反他人，不
反社会，只忤逆自己：悔恨过往，不满当下，苛求未
来，总爱跟自己过不去。

悔恨过往

13岁逢土改，老娘和我净身出户。泱泱世界，
小无所依，小无所恃，沿街叫卖缝衣针来养活自己、
养活老娘。苦儿求生好难，也好恨自个儿投胎在地
主家。青壮年时出色出众，却挨批判，受处分，坠入
地狱。更恨出身不好这条根(我甚至忌讳《把根留
住》这首歌，不唱不听)。那时恨自己恨到捶胸顿
足，抓发掐股，深夜里躲到荒郊野地大嚎大哭。

改革开放后不再计较出身了，我的悔恨少了
许多，但积重难返。比如我还悔恨年轻时为什么
不专攻一门学问，到头来门门懂，样样瘟。悔恨似
千蜂蜇面，如万虫噬心，既羞人又伤神，好几次恨
不得灭了自己。

不满当下

处逆境自然不满现状，处顺境我有时也对自
己的现状不满，为了追求完美。

老家儿童团演出队，跳舞我是男一号，可老学
不会扭脖子，气得我把自己的颈项都拍肿过。高
中学俄语成绩优异，性数格不在话下，可弹音发不
好，恨得想咬掉自个儿舌头。上世纪八十年代，阴
差阳错当上英语教研组长，读写尚佳，却听说木
讷，真个没脸没皮。九十年代企业中马虎惯了的
员工不少，产品很难做到精益求精，令我唇焦口燥
呼不得。子女还好，但未成大器，错在为父，归来
倚杖自叹息。

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满当下，到手的成功会被
自己贬损，到手的幸福会被自己辱没。

苛求未来

未来美好，人人朝思暮想。可我的未来被我
的高要求压得喘不过气。

小时候读武侠小说入迷，看到谁会十八般武
艺，我就发狠要学会十九般武艺。少年时读到有
大师会八国语言，我就发誓长大要会九国十国
的。高中时人家渴望升北大清华，我却浑想保送
留苏(那时没有哈佛耶鲁之说)。人说《红楼梦》里
写了六百多位人物，《战争与和平》写了八百多位，
我赌自己的传世之作人物上千。年度世界500强
之首的通用电气老大伊斯梅尔，我曾有幸在央视
和他同台作嘉宾，竟苛求自己的企业哪天赶上
他的。我过度奢望的未来，从未成真，一直是梦。

跟自己讲和

不放过自己的人，包括我，下场很惨：
败，自个儿苦；成，自个儿也苦。这是何苦？
世上无敌人，斗自家何苦？
世上无完人，责自家何苦？
何苦！
改革开放后社会宽松，慢慢抚平了我的创伤，

渐渐平息了我的戾气。我开始放过自己。不再悔
恨自己的过往，覆水难收，江流不回，过去的就让
它过去。不再嫌弃自己的当下，少挑刺多观花，发
现自个儿还真不差。不再苛求自己的未来，人生
路上有太多的不可抗力，自己尽了力就行。我慢
慢跟自己讲和，虽说晚了些、慢了点，内心世界终
归风轻云淡。居然还跟自己日久生情了，有趣。

人都有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或你或他，或短或
长。朋友，你也跟自己讲和吧。与自己和睦相处、和
蔼可亲多好！跟自己和衷共济、和风丽日多美！

沐心海沐心海

跟自己讲和
□ 尹明善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这儿可能算得上大巴山腹地了，早
年名曰巴山区，现在叫做巴山镇，离城口
县城 100 多里路，离陕南的镇坪、岚皋却
只有几十里，翻过界梁就是。一条任河
在山里东绕西绕，绕到这儿就出县了、出
省了。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从江城万州
来到这里，70年代在这里成家，成了巴山
的女婿。

这儿当时有一万多人口，80%以上不
姓陈就姓冉，外姓人少得很，睁眼见面全
是转弯抹角的亲戚。我妻子姓陈，辈分
在陈氏家族里中等偏低。陈、冉两姓打
了几辈人的亲家，辈分不乱，门当户对，
其间掉换亲、娃娃亲、对门亲有的是。真
的叫门当户对啊，你的门挡不住风寒，我
的户遮不住雨雪，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条
件对等，开个亲通个婚谁也不亏欠谁。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找生产队借了
点种子粮，加上两大撮箕红苕，到粮站供
销社买了点菜油、猪肉和烟酒，就草草办
了喜事。来送情吃酒的有数十人，一位
姓陈的高山农民，依辈分该叫他哥哥的，
挂礼簿时写了个“面饼一封”，吃了饭便
匆匆离去。后来清理礼物的时候，才发
现陈哥送的哪是什么面饼啊，是用红纸
包着的十块萝卜片！

不过也没人怪他，那时巴山人全都
穷呀。高山人家不必说了，以包谷洋芋
红苕“三大坨”度日，不知“田米”（大米）
为何物。我们河谷地带好歹有几块稻
田，每年打的谷子全部交了公粮，只留一
点在过年时能吃到一顿田米饭。机关上
吃商品粮的脱产干部，对不起，也是麦面
苞米，也只过年时每人供应两斤田米。

依我们“读书人”看来，巴山山高林
密，禽飞兽走，水草丰美，物产众多，明摆
着一个“聚宝盆”呀，怎么祖祖辈辈穷得
这样厉害？不光我们这些山外来人纳
闷，连山里人也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年眼见得陈家冉家那些糊得鼻
子眼睛都认不出来的光屁股娃娃，一堆
一堆地在灰坑边爬，居然不知不觉地长
大了。有些人进了学校，读了书，起先是
只图认得到钱、认得到秤、认得到自己的
名字，可读着读着来了兴趣，有少数“机
灵点的”还考上了高中，读上了大学！根
深蒂固的亲戚圈，在一个叫做“知识”的
部位打开了突破口，后来和接下来的后
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仿佛这大山深处
开始透进了光线，山里人眼里和心里都
亮堂起来。

后来我调回了万州，但庞大的亲戚

群大都还在巴山。有个妻侄儿考上了万
州一所中专学校，课余生活由我们“代
管”，学习提高后也有不错的就业机会给
他，可这娃娃耍心大呀，不认真读书。他
父母一气之下又将他送到部队上。咦，
这一招还真管用，革命大熔炉把一块毛
铁炼成了钢，后来他回到巴山创业，在巴
山电站工地当上了运输队队长。

说起这巴山电站，那可不是一般的
农村小水利工程。电站最大坝高155米，
总蓄水库容 3.154亿立方米，平均发电量
4.498亿千瓦时，是全国首座折线型面板
堆石坝电站哩！电站修在巴山镇，可算
是将这巴山窎远处彻底搅醒了。巴山的
陈姓人冉姓人外姓人，还有远处坪坝的
人县城的人四川的人陕西的人，都呼隆
呼隆地到这儿干活来了、修房来了、开店
办企业来了，一时间把个巴山镇弄得热
闹异常。库区蓄水淹没的高山野地，原
先可是又瘦又薄又陡的峭壁荒坡，溜石
皮皮呀，在石缝里种几棵庄稼也是天收
一半人收一半，没多少利用价值。这下
可好，国家修电站征用了林地，连同那些
风雨无阻的茅草屋石瓦屋，赔偿了山民
从来没见过的那么多钱，还组织农户搬
下了山，在坝区建起了一条街两条街三

条街……
家乡修起了大水库，公路通了好几

条，还要修高速，交通也方便了，挣钱的
门路多得很，好多我同辈的、下辈的在沿
海一带打工的亲戚，都卷起被盖呼啦啦
地回来了。我有个侄女婿，下海下得早，
在东莞开了一家表带厂，吸引了大批巴
山舅子老表去到他那里打工。后来这些
人说不搞了，因为巴山兴起了大工程，交
通配了套，还要搞旅游，家门口都能赚到
钱了，回去又守老婆又带孩子又挣钱，沟
里放牛两头吃，多好的事情！

问题还不止于此。巴山的亲戚太多
了，过去了这么些年，后人们一茬一茬地
长大了，到县城读书啊，买房啊；到万州读
书啊，买房啊；到重庆读书啊，买房啊……
一年一年，接连不断地有人来。

祖祖辈辈贫穷的日子大家都一起过
来了，现在日子都好过了，又凑到城里来
打个堆养个老带个儿孙，享享改革开放
脱贫致富带来的甜蜜果实，又何尝不是
一件幸事？哦，对了，那年来吃酒送“萝
卜面饼”的陈哥，他的后人已经在万州给
他买了一幢临江的花园洋房，上半辈子
没见过长江的人，如今天天坐在阳台上，
望着江水眯缝着老花眼养神哩！

五月是最好的温床
一大片河滩地上
玉米正在疯长

一株跑赢另外一株
但更多的追赶很快跟上来
成熟才是一段旅途的终点

这是城市边缘的河滩地
泥土黝黑而温润
乡村的味道还来不及走散

本来城市是生产楼房的
同时生产公园、广场
庄稼是旧年的事

庄稼人一般不在城里
即使在城里
也早已改弦易帜

那些捏过锄头的手
不得不对扫帚、砖刀
甚至锅碗杯盘爆发温情

在城市看见一片玉米疯长
仿佛看到骨子里的亲切
和我改不掉的不合时宜

玉
米
疯
长

□
谢
子
清

巴 山 亲 戚 □ 向求纬

夕阳落幕，漫步在渝中母城的大街小巷，市井烟火气弥漫
周身，日常的琐碎被一一收入囊中。惬意走在小道上，观看
着，聆听着，在人海中穿梭，真切感受着这一方水土的魅力。

夜晚的城市，灯光熠熠。从通远门进入，沿着历史的脉
络，来到昔日的城墙上，只见三五老人散坐在亭下谈笑风生，
我站在被红色栅栏围住的金汤钟旁，遥想当年金戈铁马，不觉
慨然。1644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领 60万军马围攻重
庆时，可曾料想到如今的祥和安然？历史如过眼云烟，转瞬即
逝，如今只剩下残破的遗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将其一
一诉说。

从城墙而下，沿着金汤街、领事巷，再顺着马蹄街往下，便
来到了山城步道。顺着步道而上，一片灯火辉煌，沿路挂满了
红红的灯笼，真如那“天上的街市”。1938年12月，时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来到重庆，居住在
山城步道旁的巷弄——渝中区天官府 8号。他广泛发动文化
力量，积极宣传抗日。“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愈加忧心忡忡，满
目荒凉谁可语？唯有拿起笔战斗。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连
续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
史剧，以古讽今，试图以此鼓舞民众，激励斗志。如今那“爆炸
了吧，爆炸了吧”仍如雷贯耳，久久回荡。回望一路走来的山
城步道，我想当时居住在此地的郭沫若定然见到了那闪着无
数明星的美丽街市，如星星之火般耀眼明亮。而他作为那街

市的点灯人，默默照亮革命人前行的路，如那无言的斑斓灯
笼，在朦胧的夜间释放自己的光华，温暖着攀登而上的行者。

走过山城步道，前面便是重庆自来水厂旧址。旧时重庆
由于地势陡峭，取水十分困难，挑水夫全凭人力，从江里挑来
水卖给居民。1927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为解市民用水及防
火之需，决定筹建重庆第一座自来水厂，厂址选在渝城高点打
枪坝，工程由“中国水电第一代人”税西恒总设计。1929年2月
起，打枪坝水厂和配套工程相继动工，由大溪沟建泵水站，把
嘉陵江的水抽到打枪坝，在打枪坝设立制水区，再经南、中、北
三条管道将水送至城内各处。1932年，水厂及水塔建成，并试
行向城区通水。1934年2月实行正式供水，从而结束了重庆城
靠挑水过活的日子。当年，在吃水紧张的老重庆，是挑水夫挑
起了重担，扛起了历史的重任。如今，挑水夫行业已然消失，
但历史会永远记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慢慢走过自来水厂旧址，远远还能见到水厂纪念塔的塔
顶，熠熠生光，在一片黑压压的建筑群中独树一帜，辉映了一
片天空。

从旧址走出来，突然闯入闹市，小童的嬉闹声一下把我
拉回现实。眼见周围，一群小孩儿围坐在石凳上玩着游戏，
一言一语，稚趣十足。旁边的夜宵小摊贩吆喝着生意，而店
里坐着的大哥们正在喝酒划拳，好不热闹。前面，一群阿姨
不知又在闲聊哪家的八卦趣事，笑得直弯腰。还有遛狗的大

叔、卖花的阿婆、背着旅行包的游人，和漫步在这条老街上的
我擦肩而过。

这里，虽然只是渝中母城的小小一角，但其中隐匿的历史
脉络却是如此纵深，鲜活的市井生活背后是地地道道的重庆
味儿，如风如花，生生不息。

江山如画

一笔画出江山。绿水绕梁，潺潺涓涓，风
和日丽，国泰民安。

旷野。一张书桌很长很长，缓缓摊开一
幅画卷来。

我站在画卷里，看古今之人，用爱国的元
素丈量它的尺寸，陆地 960万平方公里，海洋
470万平方公里。

56个民族行走在画卷里，用他们各自的
脚印丈量生命开放的色彩。

有的人开出的是一朵高贵的灵魂，有的
人开出的是一支奋进的曲子，有的人开出高
山仰止的人格，有的人也默默无闻地开着自
家后院的花香。

画卷一层又一层地泼着上下五千年的墨
迹。沧桑，厚重。

风从画卷的远古吹来，从金戈铁马声吹
来，从历史更迭中吹来，从共和的五星红旗上
吹来。听河流绕过一座座山石的声音，改道，
断流，河水总归闯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河水一直从画的尽头流来，又消失在画
卷的边沿。大海总是一片蔚蓝，海鸟勾出画
卷的维度。

南海在画里动了一动，整幅画卷也有节
奏地动了一动。一只海鸟如剑，俯冲向远岸，
一艘船仓惶避让。诸多群岛上飘扬着五星红
旗，在画卷里，是多么的美呀。

万里长城在画卷里是残缺的，也是雄壮
的。是画里的历史，记录着江山的沧桑，更迭

的褶皱。从嘉峪关至鸭绿江畔，每一堵城墙
镌刻的故事都可歌可泣。

黄河给画卷染上最亲切的颜色——黄。
黄皮肤黑眼睛是世上最勤劳勇敢智慧的

人，是画卷里最美的色彩。
这最智慧的人是黄河养育的儿女呀。母

亲的温良贤德，画卷的东方似乎更加明亮。
画卷还在徐徐打开，谷穗饱满地立在地

里，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
齿轮飞速地旋转，未来在画卷的另一面。
江山美，如画美。
长歌、短句，《二十四史》乃是江山如画题

拔的壮丽诗行。

脊梁曲

一幅人物行走的活画，挂在民族的史册里。
1919-2020年，画卷在缓缓加幅，每一个

行走在画卷的人都曾为民族的崛起鞠躬尽瘁。
一群穿着宽大短袖白布衫，黑色长裙的

女学生，穿着黑色中山服的男学生在画卷高
喊口号。“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
条”的横幅，把画里口号的声音还原出一个世
纪的呐喊。

一艘红船停在南湖的湖心。这无声的烟
波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天空的霞光把
画卷染红，那是黎明的曙光，是朝阳，更是血
雨腥风的较量。

摇动的五星红旗，能听到画卷里土地上
胜利的欢呼。倒下去的英雄按着时间的年

月，微笑着行走在他们革命的地方：场景像画
中的画，由远及近，又由近退远。那些身影伟
岸，那些故事可歌可泣。

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画卷又展开来。罗布泊，死亡之海，希望之
城。他们，她们，用生命，用青春，用自力更
生，换来释放民族自尊的蘑菇云。

楼兰，楼兰的遗址立在蘑菇云的西北角，
衬出画卷历史的空间感。

古丝绸之路，遥远，沧桑。新丝绸之路在
画卷里像飘带，舞出一条东方的巨龙冲出画
卷之外。

改革的画卷在打开。安徽小岗村十八位
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的画
面，永远记录在了改革行走的画卷中。

那沉甸甸的稻子，一片接一片。
玉米挂在房梁上，大豆架在树杆上，汗水

滴在土地上。
齿轮转动在厂子里，马达声响。好不热

闹的景象。
庚子年春。新冠疫情。14亿中华儿女同

静避。一场生死保卫战，让画卷添了悲苦，也
添了团结必胜的力量。

一座一座空城。一个一个请愿的手印。一
群一群忙碌的背影。打湿了正在摊开的画卷。

一百年来，从画卷走过的人，给画卷增色
的人，为画卷献身的人，让中华民族站起更走
向辉煌的人，他们，她们，都是民族的脊梁。

民族复兴不是梦。决胜小康的宏图也会
使画卷更加亮色。

春种图

春种。在春风里勾出素描的线稿。以村
落里陆续的晨起声为基点，以村头通往远处
的机耕道为纵轴，以错落的层层梯田为横轴，
以视线远方的夕阳为边界。一幅动态春种图
从三月的惊蛰后开始。

几只鸭嘎嘎嘎地走出竹林，扑通扑通打
破池塘一夜寂静。然后，鸡鸣、狗吠、猪拱，丫
丫哭喊，柴火燃，风箱响。村庄在春天里醒
来。老汉扛着犁头，牵着老黄牛，把耕的第一
个镜头从村东口一直拉长到村西头。凉汪汪
的水田被犁出半壁江山的粗线条。

布景的东方，一轮红日暖在冬眠后的泥
背上，给素景着色。田梗一半暗一半亮，草露
一半挂叶尖一半滴落土里，老牛的背一半黄
一半灰，犁过的水田一半深一半浅。土地一
半繁忙一半赋闲。

孕育的疼在醒来的春天发出呐喊。桑
树、梨树、桃树、李树、杏树、花椒树……风吹
过，颤抖着孕育的枝条低声轻吟。田埂边桑
枝发芽，院门口花椒树长出新叶，满山坡桃花
红李杏花白。

上色的春，日上午竿。老汉在水田里弄
出两行方格，锄头掏，平板擀，插上拱型竹
条。撒上承载生命的谷种，覆盖上薄膜。等
着时间成熟，谷种发芽，勾画的素描在田里长
出绿苗。

春疼，春醒。春种开始在村庄拉开序幕。

汉字笔墨卷（组 章） □ 杨 翠

山城巷山城巷 母 城 一 角 □ 黎 赕

步道一隅步道一隅 王加喜王加喜 摄摄


